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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疫情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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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上海，早已成为一
个每次聊天都绕不过去的话
题。

早上醒来，习惯性地点开
视频号，才看了几秒钟，心一
紧眼眶就湿润了。黑色的夜
中，居民们挥着国旗高歌，“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更有年轻的声音，高
歌“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
她的身旁”，一遍又一遍，唱响
了春天的夜晚，也唱亮了百姓
的希望。

看到一篇文字及视频，说
上海人骨子里精致傲娇，把核
酸检测做成了时装秀，要穿燕
尾服、戴礼帽、右手红酒、左手
拐杖，遇到医护人员，要脱帽
弯腰鞠躬，头发最好用上海发
蜡抹一遍，等等。导致小区大
白在楼下拿着喇叭高喊：“都
是上海的医生，不用化妆，快
下楼。”大白的三言两语，愣是
冲淡了严肃紧张的疫情氛围。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封城意味深长，期间种种
困难意外可想而知，尤其是滞
留上海的外地人，不知道何时
解封何时返乡。所有人都满
怀期待又心怀忧伤。

说到上海，我与它还有着
或多或少剪不断的情缘，但时
至今日，踏上这块国际大都
市，却是屈指可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城
市人员分流，爷爷回到老家盐
城，但父亲是在上海长大的，
又在江西完成大学学业，因
此，父亲仍然保留了大上海的
许多习俗，套用现在的话，就
是小资。我曾见过父亲年轻
时的黑白照片，一律小分头，
油光可鉴，白条纹衬衫，鼻梁
上架着副眼镜，典型的海派少
爷行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正
读高一，某报纸上有条新闻说
上海某青年女子做好人好事
的事迹，当时我极想拥有鲁迅
的两本书《野草》《朝花夕拾》，
千方百计地寻而不得，见此报
道，突发奇想，何不给她写封
信求援呢？毕竟上海是大城
市啊。未几，那女子果然从旧
书店里淘得我要的这两本书，
并附信一封，说她愿意帮我的
忙，今后如有需要而买不到的
书一定要告诉她，同时留了她
单位及家庭地址。一来二往，
竟通信不断。结婚时，她的信
件我留在了娘家，后来因父母
搬家，信件全丢了，但我的影
集里仍保留她寄来的黑白照

片。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她
现在哪儿发展，疫情期间是否
过得好。

2006年7月，我去上海郊
区采访，想顺便去看看渴望已
久的东方明珠及黄浦江。一
路上，天阴沉着，风吹在身上
也不觉得炎热。农田里绿油
油的，谷子们很安静，在丰韵
的土地上，不动声色地生长
着，高速公路两旁的房子，白
墙黑瓦，屋檐高翘，有着江南
水乡的味道。听说我没来过
上海，一车子的人很是惊讶。
从我的城到上海，不过就三个
多小时的路程，而我却没来
过，岂不是天方夜谭？于是，
车子直奔上海市区。

沿路扑入眼帘的，首先是
造型各异的高楼大厦。注视
着那一个个小小的窗子，觉得
它们和鸽笼无甚区别，甚至远
不及鸟儿们自由。鸟儿只要
一展翅，就可以划出弧线，高
楼里的人能吗？其次是车比
人多，车满为患。尽管我们的
车子开得较慢，还是在过隧道
时被追尾了。幸好无甚大碍。

东方明珠、黄浦江畔，人
流如潮涌。这两处，已成了大
上海的标识。从前到上海，必
到城隍庙，这就像到北京要去
长城，到南京要去中山陵，到
西藏要去布达拉宫一样。说
到底，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
文化，城市之间的区别，就是
文化的区别，其他都是克隆出
来的。

内心里，我向往的城市，
却仍是，或如空旷寥落沙漠牛
羊式的，或似静如处子小桥流
水式的，大上海虽好，终显浮
躁复杂了些。

不过，再复杂的城市，也
有简单纯朴的小人物，比如上
海这次疫情，封控期间，邻里
居民互相抱团，你送我两个橙
子，我匀你一把青菜，团购时
不忘为保洁阿姨和保安们多
团一份，头发花白穿着讲究的
六七十岁大爷大妈，楼上楼下
敲门喊邻居做核酸，因为是老
小区，都没有电梯……

现在想想，骨子里，对上
海有份天然的亲切感，除了家
族外，恐怕就是缘于这些小人
物的仗义和侠心吧。“无论经
历了什么，记得带上你的善良
和感恩，去遇见温暖和幸福，
前方有路，未来可期。”

等到疫情过后，我想去上
海走走，云游野鹤般地，逍遥
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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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手机又丢了！”那天我午
睡正酣，迷迷糊糊间手机铃声急促
地响了，是侄女打来的，说我哥上班
后，又返回家中，翻箱倒柜找东西，
折腾半晌，两手空空，坐沙发上发
愣，唉声叹气，问他原因，才支支吾
吾说手机丢了，他是向领导请了半
小时假回来找的，满心期待，却没找
着，他失望透顶，心神不宁，坐立不
安，又下楼了。

电话那头，侄女咋咋呼呼地让
我想办法。瞬间，我的瞌睡虫被赶
跑了。哥属虎，比我大七岁，小时
候发高烧，得过急性脑膜炎，左耳
听力基本丧失。他是个执拗的人，
遇到什么事，直犟不拐弯，这是他
进城后短短几个月，丢失的第三部
手机了，每次掉东西，他都失魂落
魄，难以平复自责无助的心情。这
次如果找不到，他估计又要多少天
魂不守舍，茶不思饭不想。这次掉
的这部手机，意义非同寻常，是妈
妈的遗物，妈妈去年大寒走了后，
哥一直将这部手机当宝贝，随身携
带。这可怎么办才好？

前两次手机丢了后，被人捡拾
去，再打号码，都是关机。哥的新工
作是扫马路，流动性强，这到哪去找
遗失的手机啊？我实在想不出别的
辙了，脑子一热，心存一丝幻想，也
许遇到好心人呢，让侄女立即拨打
手机号码，不曾想电话有人接听了。

片刻后，微信里，侄女发了一
个大大的笑脸过来，让我去哥扫马
路包干路段的一家大药房找好心
人拿。我风驰电掣赶到了药店，急
急地开口找店员拿手机，店员是个
年轻的小姑娘，听了我凌乱的叙
述，她很淡定，打量了我一番，然后
按程序办事，让我打侄女电话确
认，再用自己的手机打大哥电话再
次确认，经过反复沟通和确认，她
才将手机交到我的手中！我连连
弯腰致谢。

店员笑眯眯地说，我谢错人
了。原来捡手机的另有他人。手机
是被一个送孩子上学的好心人捡到
的，大哥上班途中经过药店门口，手
机从浅浅的夹克衫口袋里滑落，他
浑然不觉，等到班上换工作服，一摸
口袋，不好，手机丢了。好心人站在
路口等了好一会儿，没等到失主，因
为急着去上班，就将手机拜托给药
店的店员，无论如何要将手机交到
失主的手中！

好心人，你是谁？衷心感谢
你！失而复得的喜悦，洋溢在老大
哥的脸上。在他灰暗的世界里，因
为有你而温暖和感动。

一个人的福气其实是自己挣
来的，我们都希望“出门遇贵人”，
可是贵人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你只有坚持做别人的贵人，用爱
心串成世上最美丽的钻石项链，
你会发现，身边都是好人，心中都
是温暖，眼前都是春天。勿以善
小而不为，你的举手之劳，就是幸
福的根源所在。

一个星期后，我哥在马路上扫
地作业时，在垃圾桶旁捡到一部手
机，经过我们多方联系，最终物归原
主。

爱心与善良，需要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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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雨水节气，这天下午，天
气有些冷，海边鱼塘结了一层薄
冰。难怪有人说：今年七九赛三
九。一条长长的河汊，潮水已经退
去，几艘小渔船静静地停泊在岸
边，入海口上游不远处河道里，裸
露的黑褐色淤泥上，有一近似正方
形的拦网，矮竹竿支撑，一百多平
方米，西边留有敞口，那是用来捕
捉蚂虾的。

六十多岁的老宋就住在附近
海边渔村，那大片拦网是他放
的。这个年纪，不能下海捕鱼，不
能出去打工，也不能在家闲着，就
来这河汊里布网捉蚂虾。拦网东
北角，有一个两米多长尾巴，那是
闷网，蚂虾随着回落潮水拱进闷
网，方便取出。蚂虾是生长在海
里的一种小虾，渔家歇后语，鲨鱼
吃蚂虾——不够塞牙缝的。可见
蚂虾之小。蚂虾形似小蚂蚱，长约
两厘米，因此叫蚂虾。

一天24小时，两次潮水落干，
是取虾的时候，这个时机不能错
过。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落
潮，就是半夜12点，老宋也要翻身
爬起，骑着电瓶车来到海边，下到
闷网处取虾。

老宋穿好皮衩，冒着冷飕飕
的北风，提着一只竹篮，踩着淤泥，
蹒跚地来到闷网前，解开网底扣
绳，把蚂虾倒进竹篮。老宋两脚跋
涉，费劲地来到岸边，脱去皮衩，黧
黑的脸冻得泛红。忙了一下午，竹
篮里只有几斤蚂虾，在清冷的天气
里，也不蹦跳，挤挤挨挨蠕动着，晶
莹可爱。这么少呀！老宋似乎看
透我的心理，对我说：“现在是淡
季，谷雨时节，蚂虾繁殖旺盛期，滋
生很多，每天能网百余斤。”

老宋接着说，到芒种季节，海
里蚂虾大都死掉，只剩下产籽的种
虾，他就给附近养殖户打零工，管
理鱼塘或海滩，挣点零花钱。水稻
谷粒上黄时，蚂虾又开始繁殖生
长，再来网虾。八九个月网虾时
间，也能收入几万元。

暑天要是遇到台风或狂风暴
雨，惊涛骇浪卷走了拦网，秋天得
重新布网，这一年的收入就打了折
扣。老宋的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成
家立业，不用老宋负担。他卖的蚂
虾钱，足够老两口生活。

蚂虾做成虾圆、虾饼，煲汤，都
很鲜，食客喜欢。谷雨前后，捕获
的蚂虾数量多，搁置时间长就会坏
掉，价格相对便宜些，鱼贩收购后，
卖给本地食品厂，酿造的蚂虾酱，
做成品牌罐头，在超市上架很好
卖。

这时，一个骑摩托车的，来到
海边大堤，老宋竹篮里虽然只有
几斤蚂虾，他也不嫌少，倒进塑料
袋里，搁在电子秤一称，微信付款
给老宋。冷风中的老宋，粗糙皲
裂的脸膛露出笑意。他跟我说，
做了爷爷的人，看不得孩子受苦，
得了这笔钱，他决定为村小学的
娃娃们，每人买一副手套。这样，
娃娃们伸手写字，就不会冷得哆
哆嗦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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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与善良，需要传递！ “无论经历了什么，记得带上你的善良和感恩，去遇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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